
东西合璧 

G.郝德森 （Geoffrey Hodson） 

 

Theosophy in New Zealand, Vol. 7, No. 3, 1946, p. 78 

摘自《新西兰证道学》Vol. 7, No. 3, 1946, p. 78 

 

Reproduced from Sharing the Light 

转载自《Sharing the Light》 

 

在三位来自西方的领导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之后，证道学学会会长的职位现在已经传给了一

位东方领导人和智者。虽然在学会成立之初的七十年里，西方人在其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

但这个全球运动现在由一位来自东方的人领导。这一发展清楚地表明了证道学学会的国际性

质，东西方的积极融合持续是其突出的特点。 

 

这显然是最初目的的一部分；因为尽管证道学运动是由两位伟大的东方圣人，即印度的莫里

亚（M.,Morya）和库图米（K.H.，Kuthumi）真师构思和发起的，这些伟大的人选择了来自

西方的一男一女作为他们的第一任代表。东方和西方的初步融合已经发生。 

 

从一开始，欧洲，埃及和希腊的圣人就向他们的东方兄弟提供了帮助。一位英国柏拉图主义

者、一位匈牙利哲学家、一位希腊真师和卢克索圣人会的某些圣人，与两位印度圣人和他们

的东方伙伴一起撰写《揭开伊希斯的面纱》，并指导证道学学会早期的活动。因此，西方和

中东在学会的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学会成立的第四个年头时，创始人搬到了印度，并在不久之后在印度建立了总部，这是运

动的真正家园和源泉。现代西方神秘学会的创始人在古老的东方找到了一个支持和稳定的工

作中心。 

 

布拉瓦斯基夫人（H.P. Blavatsky，H.P.B.）和奥尔科特（H.S. Olcott）在西方人的肉身

中时，不断显示他们与东方的亲和力，两人都是 M 真师的弟子。 这种亲和力在过去是根深

蒂固的。在前世中，H.P.B.曾是 Shivaji，伟大的马哈塔（Mahratta）战士，他出生于公元

627 年，他 "代表了印度宗教中最狂热的东西，以及印度民族中最火热和最英勇的东西"。

她也曾是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宫廷的首相阿卜杜勒-法兹尔（Abdul Fazl），阿

克巴大帝从 1556 年到 1605 年在位，在他的首相的帮助下成就了一个普遍信仰。奥尔科特上

校曾是不折不扣的阿育王二世的化身，是信仰佛教的大帝王，在公元前234年到198年在位。

这两个高度进化的 "自我"，在东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得到了东方的印记，以西方的身体

在现代世界工作。两人都深爱并大力服务于作为其祖国的印度，都皈依了佛教信仰。因此，

在证道学学会创始人的身上，东方和西方是结合在一起的，东方是发光的灵魂，西方是身体，

印度是最爱的物质家园。通过这几种方式，东方和西方在学会成立的早期就紧密地融合在一

起。 

 

然后，在凯尔特人的身体里的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曾是来自中东的希帕蒂亚

（Hypatia，埃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将爱尔兰人民的火热力量和神秘主义与亚历山大的处

女哲学家的深刻智慧结合起来。 她深知东方的哲学和宗教，是 M 真师的弟子，曾作为希帕



蒂亚的中东人，作为乔丹诺-布鲁诺的欧洲人，作为安妮-贝桑特的爱尔兰人，第二任会长继

续着东方与西方的融合。她深爱着印度。她把印度教作为她的信仰。她把阿迪亚尔作为她的

家。在一个印英联邦国家中联合东方和西方成为她世界工作的一部分。 

 

阿伦代尔博士（G. S. Arundale），具有明显的印度人的灵魂，但却具有西方人的身体，被

选为她的继承人。在他身上，东方的智慧指导着生动活泼的力量。他与一位伟大的印度女士

Shrimati Rukmini Devi 结婚。对印度的奉献精神使他具有一股内在的激情。西方和东方确

实融合在阿伦代尔的精神之火中。最近，这位智慧真师的第三位伟大的西方仆人的遗体，正

如我们第一和第二位会长的一样。按印度仪式被火化，  

 

现在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证道学学会的第四任会长吉纳拉贾达萨（C.Jinarajadasa）

先生出生在锡兰。一个东方民族为一个灵魂提供了身体，这个灵魂虽然被东方的智慧和力量

深深打动，但在很久以前，就像在今生一样，他饱饮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美学之泉。这个伟大

的自我最近离开了一个英国人的身体，即杰拉尔德，他曾是 C.W.Leadbeater 先生的弟弟。

然而，他内心最深处肯定是查塔（Chatta)，这个伟大的灵魂在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已在

至高无上的觉悟者--乔达摩，第五根种族的佛陀的身边和并受到青睐（见 C.W.Leadbeater

的《Alcyone 的生活》和《埃及的香味》（The Perfume of Egypt）以及 C.Jinarajadasa 的

《基督和佛》）。 

 

西方的教育给吉纳拉贾达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身上明显地结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最

高品质和魅力。世界各地的经验、西方的学术、对西方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掌握，加上深刻

的智慧、奥义主义和诗才，使证道学学会的第四任会长成为一个独特的，一个东西方文化再

次结合为一身的人。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的领导层中的光的变化。前三任会长虽然拥有各种才能，但在很大程

度上展示了第一道光，即意志之光的力量。杰纳拉贾达萨先生以智慧不怠地指导事务，在他

的著作和讲话中始终如一地显示了他的智慧，尽管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他特别显示了

第二道光的天才。现在领导证道学学会的，是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将军；他是

一个展示了成佛是他的道路和理想的人，据说这也是他的伟大导师，K.H.真师的理想。证道

学学会的伙伴们有幸有一位这样被深度信任和尊崇的会长来领导世界范围内的活动。 

 

证道学学会内部的这些东西合璧，肯定不是偶然的。在它们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深远的目的，

也许可以看出其中的某些部分。这个目的由圣人们构想和执行，似乎是要把古代东方的深奥

智慧和年轻的西方的活力和谐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学会，无论是它的使命还是它的会长，都

是世界上最需要的合作的一个例子和典范。 

 

东方和西方在阿迪尔一直是密切而成功地融合在一起的。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成员从一开始

就在那里和谐地合作。当印度在获得独立的同时，被邀请成为英联邦国家的成员时，由一位

僧伽罗人担任学会的会长，领导以西方成员为主的学会，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世界各地的成

员选举一位印度人担任会长，在这个时候为各国人民树立了不分种族的兄弟情谊的榜样。此

外，吉纳拉贾达萨先生担任会长后，我们学会在英国退出后的印度的地位会更加有利。 

 

尽管这些观察是有道理的，但证道学的学生不会忘记，将地球分为所谓的东方和西方是人为

的和虚幻的。事实上，只有一个世界，一个由大约六百亿个单一体组成的人类家庭在那里转



世。身体虽然可以从东西半球的人中选择化身，但单一体是宇宙性的生灵。他们在太阳高照

的纯洁境界中保持合一。 

 

证道学学会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它的会长是世界性的人物。“合一”是学会给人类的信

息。吉纳拉贾达萨先生显然超越了东西方和国家的限制。他的天才，他的能力和他的视野，

以及他的个性中的世界性，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我毫不怀疑，在他纯粹的人类意识中，

他自己也会肯定，对他来说—“光明来自东方”。 

 


